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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职 工 子 女“ 长 在 红 旗 下  幸 福 暖 胸 怀 ”教 育 成 果 展 示

《浪淘沙·天降惊雷》
国运衰微时，

苍生涂炭。

复辟军阀纷纷乱，

共和立宪喋喋争。

国途多难！

庶民首胜立，

青衿喋血。

先驱守常引火种，

南湖游船红旗扬，

立地开荒！

《江城子·生生不息》
将相本非前世定，

凭谁言，人无权？

北伐出征，

可叹毁一旦！

死躯横卧四一二，

生灵痛悼七月难。

方知无兵难谈权，

为苍生，军队建。

秋收南昌，

辗转入井冈。

长征先存革命种，

民心在，道光芒！

《定风波·阳光普照》

神州赤县再遭难，

国土又染血色污。

大厦倾覆危难际，

且立！

华夏永不为奴隶。

坚船利炮毒心肠，

自毙！

任尔独裁为诡计，

三大战役渡江记。

独立！

人民从此得顺意。

《沁园春·举国同心》
国家初立，

三年建设，

工业兴起，

看全国内外，

百废俱兴，

黄河上下，

安居乐业，

大江南北，

一片兴隆。

看国际地位徐升，

举民力，

愿万众一心，

社会大同。

改革开放显功，

富国强军勇登高峰。

试问谁与共？

地主阶级，

太过落后。

资产主义。

难免软弱，

北洋军阀。

不过纷纷扰扰闹。

治天下，

且听龙吟世，

苍茫正道！

《满江红·百年伟业》
伟业百年，日月可鉴！

镰凿斧刻新世出，

南湖游船天下变。

笑谈风生，

九州狼烟。

只信热血不信天。

唯有工农可变天。

十三年，

烽火尽驱散，

大国建。

两弹炸，

一星升，

东方红，

传宇宙，

望苍生。

却是天地可鉴！

今生不悔入华夏，

来世为国再捐躯，

接前人再创新辉煌。

百年业！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凤翔师范学院 关羽婷

我入党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回顾自己由

一个不大懂事的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国家事

业单位党组织的负责人，我常常自觉不自觉

地想起那次使我铭刻在心，终生受益的入党

谈话。

时间要上溯到 1975 年。那时我在基建工

程兵某部十四连服役，连队担负着首都国际

机场扩建工程任务。工作生活环境欠佳，劳动

强度却不小。一个工作日八、九个小时下来，

即使对参军前常年参加体力劳动的战友来

说，也够呛，对我这个入伍前已经担任两年民

办教师的“书生”来讲就更不容易了。

但是，想到当初铁心参军时的决心，想到

离开家乡时亲人们的嘱咐，只得硬着头皮坚

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用当时流行

的“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

命老前辈”等豪言壮语激励自己。一方面，积

极参加施工。另一方面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

业余时间，牺牲节假日给连、排办黑板报，辅

导文化低的战友识字，帮助写家信，还“闻鸡

起舞”打扫卫生，给战友们打洗脸水，想方设

法做好人好事。

付出终有回报。我的辛勤努力，得到连首

长和同志们的认可。新兵下连后的第一次好

人好事评比，我即榜上有名。一年后，进了训

练队，并担任了副班长。转眼到了 1975 年 5

月，一天早饭后，连里通知我和另一名同志去

兄弟连队指导员那里接受入党谈话。

听到这个消息，我既兴奋又胆怯。就好比

学生即将进入考场，也就像自己曾经在实弹

射击中准备扣动扳机一样，心突突直跳，这毕

竟是通往入党途中的一道“关”，联想到有的

战友虽然思想和工作都表现不错，就因为对

党的基础知识了解太差，而未能进入党的大

门。我的心情更加紧张，我会不会重蹈覆辙，考“砸”了咋办？

指导员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做党务工作多年，平常

给人的感觉是慈祥中伴有几分威严。见到指导员后，敬礼，问

候后便直奔主题。谈话可以概括为“三部曲”。一是“聊”。与我

们简单聊了当时部队施工和干部战士思想状况，以及我们个

人的家庭情况，使我们很快消除了紧张恐慌心理。二是“考”。

题目有你为什么要求入党？党的组织原则是什么？你是怎么

理解的？党的纪律有哪些？三是“讲”。着重给我们简要讲了

党的性质、纲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我们继续

努力工作，时时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一

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最后，他语重心长的送给我们一句箴

言：干点事业。

幸运的是，谈话不久，即反馈来消息：谈话成功，考试过

关。随即，党支部接受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预备期）。不久，在

“七一”党的生日来临之前，全营举行纪念大会。我代表新党员

在会上做了表态发言。

回想起自己入党的前前后后，我深深感到，这次谈话，是

我人生的转折点-- 由普通老百姓到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转

折。通过谈话，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的基础知识的教育。是

一次加油站-- 使我懂得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

一生一世。从而开足马力，为了党的事业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奋

斗。不仅要激动一阵子，而是要奋斗一辈子。干点事业，虽然只

有短短的四个字，但却内涵深刻丰富。几十年来，这句话一直

激励着我去努力、奋斗、拼搏。谈话在我心中流下的印象，产生

的思想火花，对我以后做党务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几乎

成了我对入党对象谈话的蓝本。后来，我转业到地方多年从事

党务工作，先后给十几名入党对象谈话，我基本上是按照指导

员那“三部曲”进行，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些同志几乎都成

了单位或者部门的领导或骨干。

如果说一个大有利于人民的人，袁公则可堪“人民功勋”

四个字。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 9 时左右，在宿舍打扫完

卫生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去玩时，在等朋友的间隙，如往常一样

拿出手机刷刷朋友圈，而一则“袁公逝世”的消息让我大为震

惊，使我艰难于呼吸视听，呆在那而久久不能自已，我立即求

证于网络媒体，各类消息层出不穷，终究还是“谣传”二字大为

舒心，我与朋友用着粗鄙的话语咒骂着所谓的“造谣者”，谴责

着这博人眼球的消息。虽是如此，但我的心中还是起伏不定，

总是对这位熟悉的老人牵绊着……

对于袁公起初的认识，是源于小学科学书本上，那时的

袁公手捧稻穗，咧着笑容格外让我觉得亲切而自然，后面，这

种的印象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的固定的思维，也就是十一二年

的光景吧，我对这位亲切而自然的面孔没有过多的关注，只知

道他在人间，就在我们每日餐桌上一粒粒填饱肚子的大米中。

偶尔在新闻媒体上看见推送的袁公的工作动态以及生活状

况，但是这次，他真正的离开了，世界上倘若真正的有“在天之

灵”，那么，对于生者是无意义的，对于逝者，也算是最好的表

达了。

袁公逝世的消息是我在游玩的过程中得到确切的，真相

压倒了谣传，所有开心游玩的心情全集中到这则确切的消息

上，因为我深知袁公的重要性，小时候和爷爷生活在一起，每

每割稻穗打谷子的时候，院子里晒着一颗颗饱满的稻谷，爷

爷的脸上露出笑容，可见稻谷的收成，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

重要，袁公用敬业、奉献、爱国的精神，救活了中国一半人的生

命。他的一生浸在稻田里，他把功勋写在了大地上，把对国家、

对人民那份深沉的爱意表现在 14 亿中华儿女一日三餐的饭

碗里，他是那样的平凡，他是那样的伟大，他是一个毫无利己

动机，把解决中国人民甚至是全人类口欲温饱作为自己毕生

苦苦追求的事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

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袁公的毕生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

他让 14 亿中国人民牢牢的端稳了自己的饭碗，并让这饭碗闪

耀着共产主义的光辉，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这就是所谓的“中

华民族”精神，是一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这样的精神，是

值得你我去学习的。

袁老用自己及其光荣而伟大的一生把人民再次唤醒了，

人民群众是纯洁的，这正是功在当代，惠泽千秋的事业，这也

真正的是我们的英雄人物，是我们真正的民族脊梁。我不知道

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我对这位老人的崇敬与悼念。所幸，我只

能把珍惜粮食加以传承，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和崇高风范，我想

这就是对袁隆平最好的纪念！

打我上了高中去了县城，开始住校

算起的话，离开家乡将近四十年了！时

间这条长河啊，已把儿小时对事物的大

多记忆冲洗淡忘，模糊了，唯有家乡的那

条小河——甘沟河，却时不时在脑中闪

现，日久弥深。

我们那里地处秦岭北麓，在老家向

西一公里就是甘沟河，她源起于秦岭（当

地人称南山），由南向北，一路蜿蜒数十

公里后汇入渭河。

甘沟河，既是沟，也是河。在我家这

段，河沟的宽度不足六十米的样子，中间

便是近十米宽的河渠，河渠两岸各有较

阔大的平台，而地面到河底也就二十多

米深吧。

甘沟河这种奇特的地理造型与历史

有关。千年万年来，地势使得一股水流由

南往北而下，不断冲刷，慢慢地，就形成

了一条沟壑，越来越宽，越来越深。在那

经济严重贫乏的年代，人们为了生存，又

无能力修造房屋，便找这些沟壑，在边上

平整出一块地方，倚沟崖钻个土洞，这才

有了安身立足之地。后来这么做的人家

渐多，一家一户相连，于是河渠两边就形

成了供人们活动的平台。

我们大队（现在的村）共十个生产队

（如今的小组），就有六个是沿甘沟河而

居，靠甘沟河而作的。其余四个生产队分

布河的东西两边，距河最远不超三里路。

由此，这条河对我们当地人的重要性可

见一斑。在甘沟河的上游筑有一个小水

坝（我们当地人叫挡），说是水坝，其实很

简单，就是在沟河较窄的地方，过去全凭

人力，用土石堆压，拦阻河道，蓄起水面

而成。然后，两边修造导水渠，这样下游

就有水用来灌溉了，惠及方圆十几里地

农民，我的家乡也是其中受益者之一。

在我印记中，每到干旱季节，当地

农民争水来浇地，气氛就如同战争一样。

虽然这时上级对供水也有分配，但急了，

就顾不上“政策”啦，那时以生产队为单

位，经常出现抢水大战，小队（现组）与

小队之间，大队（现村）与大队之间，或

公社（现乡镇）与公社之间，都会有纷争，

常常是上游截下游的水，下游不让，结果

大动干戈，打的头破血流之事时有发生，

甚至传说还出过人命事件，我幼小，没法

考证。所以，轮水期间，队上就要派人去

“看”水，抽调一些身强力壮的男劳力奔

上前线，带着干粮铺盖，日夜坚守。剩下

的人员严阵以待，水一到，男女老少齐上

阵，扛铁锨肩锄头，提着桶端着盆，好不

热闹的场景。可一到晚上，情形就不那么

乐观了，无劳动能力的孩子和老人都留

守在家里，深夜静悄悄，忽而传来一阵急

促的脚步声，或是促忙的招呼声，混杂着

几声狗吠，惊心动魄的。

到了雨季，甘沟河偶尔也会耍性子。

突然一天，我们浇灌用的引水渠溢满浑

水，孩子们知道，他们的快乐时刻来了，等

水情稍稳，急不可待的行动了，因为水渠

不大，用上竹篮就能去捞到鱼，小鱼特多，

有几种，也叫不上名字，拿回家后，清除内

脏，撒些盐和调和面，跟面糊搅拌，锅里放

极少的清油，一煎，就是不错的鱼饼，咬一

口，脆香，好吃极啦。这时候，甘沟河就不

用说了，肯定会冲下来不少大鱼，那些胆

子大的孩子就会冒险下河去抓，有一个伙

伴竟然摸上来了一条十多斤的大鱼，我好

佩服，为此羡慕人家好多年呢。

当雨水过多，田地不再需要，引水

渠的水就排入我们村子中间的涝池，积

蓄起来，平时家家喂养牲畜就不愁了。这

里早晚蛙声一片，我们用马尾巴一根，作

个环，一端绑在长棍上，就可以套青蛙玩

了。还会背着大人，偷偷摸摸下去戏水，

经常弄得满脸泥水一道一道，若忘了洗

干净，这大花脸就会被识破，免不了挨上

一顿揍。但坚持还是有收获的，我的泳技

“狗爬”就是在涝池学会的。

一进冬季，其他小引渠都干涸了。

唯有甘沟河，细水长流，静静的，而且清

澈。年将至，每家都要拆洗一遍衣物，往

往这时候，甘沟河却是这凄冷枯凋季节

的另一番景象，女人们，仨仨俩俩相约，

大盆小盆端着，都来这儿涮洗，个个手

儿冻得通红，依然一边洗着，一边说个

悄悄话，抑或开个玩笑，让欢乐在河沟

里荡漾着……

甘沟河，这条装满儿时幸福的沟河，

带给我的也不全都是美好！有时甚至感

到它是难以逾越的！

当年，大队院是在甘沟河的西边，院

内有大队部、医疗站、商店，像我们要去

一趟大队院就得翻过甘沟河。

大队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商店，

时不时攥紧几毛钱，帮家里打几斤煤油，

购些盐巴，或买几张大纸回来裁开用针

线缝成作业本。家里穷，商店里各色各样

吃的和花花绿绿玩具与我无缘，每次去

只能过过眼福。而翻越甘沟河是一段小

小心路历程，尤其遇上雨雪天更为艰难。

附近河道上架有两座桥，上游这条路走

的是小桥，距离近些；下游宽大路桥要绕

一些，远了点。小孩嘛，自然习惯抄近路。

过这河，得先下到沟里，再通桥过河，继

续爬上沟岸。东西两边有坡，很陡，特别

东边，坡路两侧还住有人家。雨雪天，道

路泥泞湿滑，下坡确实危险，极其坑洼不

平的坡道，深一脚浅一脚，稍踩不实、踏

不稳就哧溜打滑，时有跌倒，慌乱之中，

只怕跌倒掉入人家院里或顺势滚到河

边，若再听到看到河里翻腾咆哮的洪水，

行走在振颤的桥上，紧张惶恐万分，弄得

人胆战心惊，以致多年后还常做噩梦。

住在沟谷的人们，倒是生活舒坦。自

己或请师傅开的窑洞，里头盘个土炕，再

连个灶台，点着油灯，悠然自得，其乐融

融！境况好的，多挖几口窑，把灶台和住

人全分开，前面用泥土或柴木做个围挡，

各自有了院落，栽些花、树，养个鸡、鸭、

猪、羊、牛、马等。那时家家几乎都要养些

牲畜家禽类，这些就是家里主要经济支

柱。既能用来种地，又可用以换取油盐等

生活必需品。爱干净且条件又允许的，

就在住窑旁往里挖进去些，专门圈牲口，

再讲究点的，人为在上方打开透亮，说是

动物也需要光照，还有自然塌陷下去的，

于是就形成大小形状各异的地面洞口，

我们那叫“天井”。这又出现了安全隐患，

在地面行动时得倍加小心，特别是晚上，

不然有掉进去的可能，听说人畜都发生

过这样的事情。尽管如此，但住在土窑里

冬暖夏凉，是天然空调，所以，千百年来

人们都习惯了，觉着挺好。可没住过的人

根本体会不到，为此还出现了笑话，传说

有个姑娘，经人介绍了个对象，在家人媒

人的陪同下，来到男方居住的窑洞见面，

女孩立坐不安，后来在别人追问下，道出

“这不会塌吗”，最终事情告吹，女方说待

这洞里面心慌，男方还怀疑女子“脑子”

有问题。

如今，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无论

是安全还是方便考虑，从国计民生角度

出发，国家政策性搬迁，甘沟河住窑的人

家，都陆续离开原址，搬到距沟岸有一定

距离要求的平地上，并入住更高级的砖

瓦楼房。现在沟里还留有过去人们曾经

生活过的痕迹，沟河上经几次改造，也架

起更高大宽广的桥梁（有趣的是，近期，

家乡甘沟河上最大的一座桥，稍加装饰

点缀，竟成了网红桥，引无数人前来欣

赏），使得东西过往更加顺畅便利。从此，

甘沟河两岸人们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好处。

我高中时，学校仍在甘沟河附近，在

那个努力拼搏，振兴中华的年代，我们满

怀希望，奋发图强。甘沟河畔绿树成荫，

静谧曲幽，是读书的极佳环境，我常来

此苦读，于是，这儿就成了我理想开始长

大，梦开始放飞的地方！

哦，我梦牵魂绕的家乡，甘沟河，我

的生命河，母亲河！不论我身处何方，我

永远都会把你向往！

禾下乘凉梦
丹心映青田

—纪念袁隆平院士
凤翔师范学院小学教育 02012 班 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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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小河
图书馆 王升绪

百年伟业  （组词）

刘姝彤 10 岁 刘佳 凤翔师范学院

曹泽雅  11 岁  曹晓春 网络与信息中心 刘梓辰 6岁   刘超 组织人事部

吴慧轩 17 岁 王莹 机电信息学院 邵李岩航  10 岁 李雯  机电信息学院


